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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卫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陶雨芳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资源匮乏、物资短缺，唯独不能

没有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的身世记忆和精神

家园，亦是一个地方，是否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深层动因。

中卫是一座美丽的旅游城市，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文化积

淀深厚，自古就有“文化县”之称。还是北方重要军事要冲，丝

绸之路北道上重要驿站，边塞经济文化集散中心，素有“丝路古城”

之誉。自古以来，中卫文人墨客层出不穷，文而化之，留下了大

量诗文。到了近些年，在党的文化政策感召下，中卫文艺创作更

是日趋活跃，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新老作

家立足本土，潜心钻研，孜孜不倦地用艺术构建生活的美好与和

谐，描绘时代的风貌和走向，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宣传了

家乡，提升了本土人文素质，更为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活力。

今天，黄万金的长篇小说《瓜魂》即将出版，值得庆贺。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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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领导谈柱将原稿交到我手上后，我进行了认真研读。这部小

说描写的是香山人种瓜的生活场景，表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不畏苦难、直面现实，敢于和命运搏斗的形象，也是朴实

顽强的中国农民，在生存之痛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的精神缩影。

我真切地感受到，作者与小说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他用深情的

笔触阐释人物心理，挖掘人物性格，自己的情感也渗透到了每个

文字之中。看完作品，那些人物全活在我的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按理说，作序者不仅要找到作品的妙处，这样才好推荐给读者，

同时还要找出不足，以便有一个公正评价，但我却被引人入胜的

细节吸引，只好被牵引着先看完。在此我无意过多地推荐，只想说，

这部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既是生活再现，又绝对

不是生活本身，品读它，一定会调动起你的人生经验，回忆起与

自己有关的某些往事，感悟出生活还没有向你开启的一些道理，

在别人的故事中，获得对自我的认知。

中卫在很久远年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人类的文明在幼年时

代，就在这里留下了天真朴拙的脚印。我们很难说清，在漫漶的

时光中，有多少个游牧民族的马蹄踏响过这片土地，又有怎样的

刀光剑影变成了远去的尘烟，就连政权垂盖过这里的，试图问鼎

中原的西夏王国的辉煌，也许只能借助考古学家的结论来想象。

但在国难当头时，中卫儿女响应党的号召放下锄头，执起枪矛的

画面，我们却还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后，中卫人勇立潮头，修公路、

办学校、建新区，打开门招揽四方客商的情景，我们却还历历在目。

如今，人们大面积种植硒砂瓜，山区面貌日新月异，生活全面小康，

也正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成为新的历史，这怎能不让作者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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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一生中都有很多记忆萦绕心头，压抑胸内，成为不吐不

快的郁结，而诉诸文学艺术，则无疑是最激情却又最优雅，最气

贯长虹却又最缓慢从容的一种释放，需要一个人内在的美好作为

支撑。作者说：“新中国使古老的香山人民当家做主，有吃有穿；

改革开放的政策使香山人民摆脱了贫穷，由解决温饱走向今天富

裕生活，这是历史进程中香山百姓第二个伟大变革。我从生产队

解散到土地分到农民手中这一刻，感到了一种伟大的改革时代开

始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始准备。三十多年来，

我时刻等待着这本书的创作火花。”等待火花，其实就是在等待

释放的突破口。

这火花终于等来了，于是作者把自己的苦乐倾注笔端，在揭

不完的稿纸上走过了一个个孤寂的日子，也靠滴不完的墨水排解

了岁月加附的愁怀。因此，这既是一部作者退隐到文本之外的小

说，又是一部作者无时不在场的心灵自传，作者的这种双重身份，

只有艺术能赋予，也只有这种双重身份，才能完成一次荡气回肠

的倾诉。作者痴迷于文学，也许正是痴迷于这个。小说中的人物

有过满怀理想，也常感前途迷茫，有过青春少年，也避免不了双

鬓霜染，身处小说之外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无

不来自性格和环境的双重规定，这注定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在

自身的有限性里，也给每个人，赋予了超越命运的无限可能，人

生的美丽和丰富，全都蕴含在这有限对无限的征服中，作者在演

绎人物命运的时候，亦用自己的文字，征服着孤独的时光。

我的序没有什么评价，更多的是对文学的切身感受。此书究

竟如何，还要仰仗评论家们评判。我最后只想说，目前中卫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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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发展期，我们需要文化的渗透，文化的助推。从中卫市经

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提高文化

在社会中的位置，推动文化和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我期盼文化

界的同仁，能抓住机遇，各尽其才，以文化铸魂，以充满正能量

的作品引领时代的发展。

是为序。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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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1977 年暑假，因着我回来全家吃一顿纯纯的白面擀面条。饭

前全家人都很兴奋，五岁过些的二侄子趴我肩膀上神秘地说：“吃

的是洋芋条子拌面！”蹲在院里的我泪水禁不住流下来。晚上，

老娘睡在炕上叹息说：“今一顿把一月的细面吃掉了！”我知道

每天的面食都是苞谷面、高粱面或者是洋芋面里掺进少许的白面

起到一个粘连作用——饭的形状。已经了解到外面世界的我望着

满眼的夜黑，心痛母亲的贫穷，大山里的贫穷。

摇摇欲坠的生产队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山里人叫“生产

队烂了包”，靠天吃饭靠不住，靠国家供应粮吃不饱。一年下来，

队上一个全劳力所挣的工分不但没有分厘收入，成了倒挂现象。

社员开始不出工，或者出工到滩里靠在向阳的坡坡上睡展了晒太

阳暖暖，有供应粮接不上茬的人家开始偷着到甘肃那边要饭吃，

当了社会主义的“讨吃”。由于连年干旱，生产队里大片土地荒芜，

甚至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步；大批的农耕用具废弃在漏雨的库房里

无人问津；山区最宝贵的耕种驴骡大牲口瘦成了“龙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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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主要经济来源的牧羊，因干旱无草成群死亡。正如社员所说的

“生产队烂了包”已成实事。

在公社每年一度的党员冬训大会上，名叫马进旺的副队长解

剖自己 说：“ 我亏心死了，自家是种庄稼人却靠吃国家供应粮

活着，我这张 × 脸都没处入了。这些年里我成了造粪机器，现

时牲口都比我造的多了，我还是个啥队长吗？”主持大会的公社

王书记要对每个发言人做小结，他对这个发言人突然不知所措，

就拿起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念《为人民服务》里一段：“要奋斗就

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

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会

场上马副队长站起来阴阴郁郁说：“我现时死了连口棺材都背不

上！”会场哄堂大笑。前一阵见到了马副队长，他已是八旬老人，

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家里已经有了一院砖瓦房，又再盖一院，

先前的小轿车准备更换一辆山地越野车。提起那段往事他幸福地

说：“狗日，我要是听了公社书记的话，就见不上如今的光景了！”

新中国，使古老的香山人民当家做主人，有了吃有了穿；伟

大的改革开放政策使香山人民摆脱了贫穷，由解决了温饱日子走

向今天富裕生活，这是历史进程中香山百姓第二个伟大变革。我

从生产队解散到土地分到农民手中这一时刻，感到了一种伟大的

改革时代开始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始准备。

三十多年来，我时刻等待着这本书的创作火花。

这一天终究来临。这一天，我的主人翁闯进了我的小说艺术

殿堂。庄上一个失踪多年的人突然活着出现，这个青年曾经是全

公社闻名的虎胆英雄——任老虎。“文革”酣战时，他娶下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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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突然被人杀害，他带夜背上不满周岁的女儿永远消失了。

三十多年后远在天边新疆的他，从报纸的拐角处看到老家人种植

硒砂瓜富裕起来的消息后，便决然卖掉微薄家产，带领全家人一

半是坐车一半是步行，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他也要凭自

己的本领种植硒砂瓜，和别人一样走向致富道路。我第一次见他，

和他扯了一天一夜的磨，他即使说到自己流浪在新疆最悲惨时不

掉一滴泪蛋。再见到他时，在诉说种瓜遭遇种种艰辛时，这个硬

骨头老汉竟痛哭出声。第三回见老汉时，他已经有些疯癫了……

主人公秋常青凡遭遇的艰辛、心酸乃至幸福、快乐，无一不

囊括了香山种瓜人的酸甜苦辣，同时也见证了这片古老土地上一

群土头土脑的瓜人为之奋斗、为之变革、为之创造、为之成梦的

过程。也是这群土头土脑的山里人，在这片干旱带上的黄土里给

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个奇迹：石头缝里长出的西瓜！小说名原定

为《蓝色的土地上》，是因为这里的土地经过压砂铺地，百分之

九十五都成了“压砂地”。如果你站在香山北坡山顶上，就会被

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如果正碰一场春雨过后，你会看到一面蓝色

的海洋，海面涌动着蓝色的浪涛！令人激动令人心醉！如果是夏

天，你会被那绿的海洋绿的波浪所激励所梦幻！我常常站在山顶

上为这种改天换地的景象所痴迷：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在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我体味了行话说的那种“井喷”式

的写作心境。四个月的一百二十天里，我写出了书稿，写稿的那

些天里我吃不香睡不着，最后我搬到看瓜房房里点着煤油灯创作。

我半夜半夜的走在瓜地里聆听瓜秧扯蔓拔节的窸窣声；东天发白

时我蹲在砂地里，倾听露珠从瓜叶上滚落在西瓜皮上那诡异的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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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深夜我坐在地埂上等待西瓜膨大时发出的微妙动静。我尊崇

现实主义写作方法，是因为我太熟悉这片古老土地和生存在这片

土地上的人（我的根在这里），我不需要离奇制胜，不需要编造，

不需要无病呻吟，不需要梦幻式的制作。我故事里的人物就活在

现实之中、呼之欲出；故事的情节、细节顺手拈来，可歌可泣。

我本身就生活在这场伟大的改革之中，我的呼吸、我的血脉跳动

都和这特定的天时地利、风土人情不可分割。我用心写他们的生

存时代，写他们的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我永远珍惜这份创作态

度这份创作心境！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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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魂

谚语：山里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来自新疆的“外乡人”　中卫香山种硒砂瓜
 

惊蛰。万物复苏时节，香山砭里最先复活的是西北天刮来的风。风里裹挟

的细沙，扫射在枯草上、柴垛上、老鼠洞洞和干旱一冬的墚坡上，发出细锐的

沙沙声。一辈一辈人都这么说过这风打哪来的？根在哪？一年一年刮不完。

春风之笔饱蘸沙尘，把这里的天抹上黄色，把这里的地写成黄色。

时隐时现在风沙里的山顶墚洼上，一行走路人也随了风缓慢飘动，就仿

佛贴在黄色背景上的六个剪影。                    

偏西的日头，在天上悬了个大鸡蛋黄，黄得可心！                                            

“回来了——回来了——爹呀妈呀——先人祖宗啊——不孝儿回来

了……”

打早起就一直沉默无语的爹，突然站在一片压砂地边上语无伦次吼叫

起来。

“啊哈哈——啊哈哈……”爹在呜呜咽咽的哭诉声里猛扑倒地上，两手

挖起松软的压砂朝自家脸上、头上刨，一团黄尘土雾从他身上旋起。

“爹爹——爹爹——”大女子根根喊着急忙拉倒地人的手。二女子也拉

住爹的另一只胳膊，五个女儿跪在父亲身边哭叫起来！

“好了，娃娃！看爹把你们姊妹吓的！爹离开故土三十六年六个月零六

日。在外乡我白日里、夜梦间都想着回来呀，真格就回来了！”说着话，头

发里的石末和了泪水一同往下掉。

根根解了挎包带上的毛巾擦爹脸褶子里的沙土泪迹，二女叶叶清理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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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里的沙子。蔓儿、花花拍打爹身上的灰土，小女果果把拾起的一只鞋子往

爹脚上套。

爹跪着，对眼前沙雾里显出一片蓝色的压砂地，缓缓说：“这就是我给

你们讲的‘神奇压砂地，神奇得很哩！”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块折成巴掌大些

的报纸，抻开了报纸他指着用铅笔画出的一方块文章，叫上过高中的花花女

子念。

“宁夏南部山区，干旱地带上有一块叫香山的土地——”

“把嗓口放亮活些！”爹在风里喊。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人们称之为蓝色土地——压砂地！近几年，压

砂地西瓜使当地瓜农很快富裕起来……香山西瓜瓤甜味美，含多种对人体有

益的微量元素；名扬国内外……”

“报纸就写咱脚面的压砂地，西瓜就长在这种碎石片片上成了世上出名

的甜瓤瓜！”老人激动颤抖的手从挎包抽出一盒香，再分出一十八炷来燃。

尽管手里用的是打火机，由于风硬，好一阵子燃不着香头，六人只好头对头

围成一个不透风的圈才点燃了香火。

五个女儿照爹虔诚了跪拜的样式，把分到手的三炷香小心插在砂地上，

然后照爹的样子磕头、作揖三下。

“到家了——”爹松宽地说一句，伸手将头上军用帽下面戴着的无檐绣

花新疆圆帽揪下扔出去，一边吼叫：“这驴日的新疆东西，寻鬼见阎王爷

去吧！”

女儿们正看着那顶上好的新疆圆帽在风里滚着、跳着逃命似的远去了，

这时爹下令把驴日的新疆东西全部扔掉，叫狼叫野狐子垫窝下崽去。

几个女儿就骨碌着大眼睛看爹，只当爹爹找到了老家是高兴糊涂了。

“都扔 掉——”爹再吼一声，这种严厉女儿个个是知道的。

几个妹妹就拿哀怜的目光去看大姐。只见大姐先把印有新疆花案、纹饰

的头巾解开了让风吹走，又在自己的背包里寻找带有新疆字样的东西。四个

妹妹都把头上裹的头巾放鸟一样让风刮到半天空，露出她们头上戴的那种部

队上的迷彩帽。

五个人留恋的目光看着几样头巾，彩鸟一样高高低低飞上了天。还是出

发前爹和姐姐跑一趟县城，给每人买了一块头巾。头巾伴着她们走过了近一

个月的风月沙尘。

爹还饶不下，叫把身上所有驴日的新疆东西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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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身上都穿着爹从县城批发商场买来的这种部队迷彩服，连鞋袜、

水壶、缸子、盛干粮的挎包和每人背上背的被褥全套是军用品。爹卖掉了在

新疆的全部家当，把全家人武装成一支小分队，在一个夜晚登火车出发。

爹俨然一副军官的样子做最后一次检查时，发现了小女子果果的衬衫衣

领是那种电脑绣着的，最有新疆标志的花饰，伸手就要抽果果一巴掌。根根

急忙用身子挡开了父亲高大的身板，利索卸下果果背上的行李，帮小妹解衣

扣脱掉外衣把里面的衬衫扒下。

父亲似乎还不能放心，挨个把五个女儿从头到脚察看一遍。后来，只把

目光落在女儿们的脸上。除大女子根根，另外四个女儿的眼睫毛又长又粗又黑，

这是那个新疆女人的遗产。他心里划过一种极复杂的伤痕。

果果抓在手里的瓜瓤色红衬衫在风中舞起啪啪的声响，手一松红衫像一

团燃着的火在风浪里飘起，把一坨天染上了橙色。果果本能地朝着衣衫方向

追两步，就被连在腰上的绳子绊倒。她无声地哭了，泪水没来得及落地就被

风叼走。

“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神奇的压砂地’呀！”爹望着眼前一卷一卷风

沙滚过的一片蓝蓝的压砂地，眼里含了热泪。

几个女儿也看滚动的昏黄沙尘下面，泛蓝的砂石：好奇石头上咋能长出

大大的、甜甜的西瓜呢？

一行人重新整理连在一根绳上的军用腰带。一头绳绑紧在打头的爹的腰

上，另一头拴在压尾的根根的腰上。一路上多是沙尘天气，还遇到了几次沙暴，

一家人就这样子连在一根绳索上行走。

“沙漠里头的驼队，就是这么走路。不丢！”爹在风里喊话。

先是庄上耍风扬沙的娃们发现了这支队伍，就围着他们往庄心走，有贼

胆大些的娃子喊起：“解放军叔叔，—、二、一——踏烂砂锅底——赔也赔

不起——”

有大人也站在黄天黄地的风底下看这股子来人。

队伍在老兵的领头下直奔庄心这口水井来，石槽里正有满当当一槽饮过

牲口的水。也是这个老兵毫不犹豫，趴上石槽牲口一样饮开，连背上沉重的

家具滑到了头上都顾不得。另外五个人也学了他样子饮水，一时间宽大的石

槽里响起咕噜咕噜的喝水声。

庄上，刘合国、刘国际弟兄俩一人拉着刚饮罢水的骡子，骡子是粉红皮毛，

骡子的粉红尾巴在风中高高扬起来，一人肩上背着打了水的斗子，湿淋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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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子还滴着水滴。二人站在井滩坡子上，为出现在庄上的这支部队争执起来，

石槽里的水就是他们刚才添满饮了骡子的水。

当哥的刘合国说：“是一支空降小分队，咱这深山里肯定要出什么事！”

弟弟刘国际持否认意见：“咱这弹丸之地，全乡资产合起来还造不出人

家的一发飞毛腿导弹！”

“咱们的压砂西瓜闻名全国，连国外都有了名气。不会是冲着咱的西瓜

来的吧？”刘合国说。

“现在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美英法日俄虎视眈眈，阿拉伯半岛内忧外患，

中东地区硝烟再起，连朝鲜半岛也蠢蠢欲动。当前要的是武器与战争，不要

甜蜜与和平……”刘国际大发议论。

哥哥说：“这么些兵咋不带枪？”

弟弟回答：“现如今是天空卫星遥控指挥，用的激光武器，难说就揣在

那鼓鼓的衣襟里。”

随之，二人被水槽边出现的一幕惊呆了：这些喝饱了水的人又卸下身上

的水壶灌水时，里面一个战士的迷彩帽被风刮掉，在追赶帽子时这位士兵一

头又黑又亮的长发被风撩上半空。

刘家兄弟去年县城高中毕业，听说弟兄俩学业都好，努力一把考个普通

大学没啥问题，只是家境困乏，做爹的刘阴阳单身独杆难撑家道，于是哥弟

一块回家务庄稼。二人算是庄上最高文化的人了。此刻他们正站在下风处，

敏锐的鼻子都捕捉到了丝缕的清香味；这是城市女人洗头发用的香料味。二

人不由自主仰面扇大鼻孔在风里捕捉淡淡的洗发水香气。

“我闻到了城市味！”哥哥说。

弟弟无语，两眼茫然。

两人就无心回家，也跟着这几个奇怪人的后面走去。

六人还保持了出发前的队形：爹排头，依次是叶叶、蔓蔓、花花、果果，

大姐根根断后。她们一个比一个只高出了半个头，只因喝一肚子水疲劳消去

一半，队伍还保持在一条线上。

老秋领着喝足井水的女儿们往庄子正西而来，眼前，令自己感慨万分的

是，从前黄泥箍窑的院落里都盖上了新房子，一砖到顶的新房安着人高的大

玻璃窗。当他的影子映在明亮的玻璃上，自家都认不出这个憔悴枯黄，连时

下讨吃（乞丐）都比不上的老汉是谁来。心思：我咋就成了这么个讨吃样子！

混成了这么个讨吃样子还回来做啥嘛？丢死先人的面子啦！再看到身后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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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儿，经过长途跋涉，满身是黄沙打下的痕迹，脸面被风耗得地皮一样没

有水分，个个失了女子的颜容，倒是多了男人身上的刚毅。他在新疆的县城，

见过一伙一伙这样的打工人，多是难以找到活干的下苦男人们。他心疼哩，

觉着怪对不住女儿们！一下子，老泪在眼里打开了旋旋。

所幸，看到老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报纸上说的一个样子，高兴很

快冲淡了他心中涌起的酸楚。

庄子上的布局也大大改变，把好些墚峁不见了，房子盖得稠起来，高起来，

家院也扩展得宽敞了。那条通往自己家院的小路子已经寻不到踪影，在寻找

通往自家的那条小路中，秋常青有了一种忧虑：担心自己的宅院已被别人占

去，盖上别人的新房。此时心在空落落的腔膛里甩得嗵嗵响。

但，当翻过一顶小墚时，眼前的景象使他又惊又喜：离开了三十多年的

窑院虽然倒塌，但是家的轮廓还在，连四周的空地也没人占用。心里就闪出

一个念头来：难道是自家的女人还守护着这份破落的家院吗？

见站着的父亲不动声色，围上来的女儿们也悄然无声。

“娃——这院子就是咱的家！”秋常青有满腔膛的泪水要涌出来，但他

不能哭。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一流泪，几个女子会像雨水泡土墙一样倒塌的。

他越显细瘦的脖子上大大的喉结，上下迅速滑动，眼望着断墙残壁塌窑烂院

沉默许久。

经历千里艰辛磨难的女儿们回到这样的家，一下目瞪口呆全身透骨的凉，

止不住两腿随风嗦嗦打战。但看到一路苍老了许多，似乎更坚硬了的父亲的

目光还仍然是那么自信，像她们一路步行时看到的穿山越岭、披荆斩棘的火

车双轨一样勇往直前、刚毅无比，体温又渐渐回到了周身。

“噢——号——”爹猛然举起两只捏着拳头的胳膊吼叫。

姊妹几个不约而同将手紧紧连在一起。因为她们从小就目睹了爹铁一般

坚硬的性情，干啥都成。这声吼叫仿佛给她们血管里传导了什么坚硬的东西，

顿时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

她们正迎风站着，长长的睫毛也难挡针芒般的沙尘，眼里被风掏出了泪水。

但谁也不愿抬手去擦脸上冰凉的泪流。风从对面的破窑墙头上掠过时，弄出

凄厉的、含糊不清的哀叫声，仿佛向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的一家人示威。

根根和大妹叶叶帮着卸下爹背上沉重的行李。

“到家了——都把行李放下，歇缓歇缓——吃些干粮。”爹说罢，顺着

斜坡朝下走。正对家门的这个墚坡似乎秃了许多，那时下坡脚要带了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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